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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世界中的金刚乘佛教：维护真实传承的挑战

    好，大家也许可以跟我一起做三次顶礼——佛教徒的话？衷心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法界佛学会的祖拉康。今天我们有来自不同佛教团体的许多法友。我们有德国佛教联合会的代表，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是一个相当多元的聚会。这个中心的名字叫 Dharma Mati，藏文是卓基洛卓（Chökyi Lodrö），索甲仁波切把它译成德文，意思是"智慧之心"。好，大家今天来到这里，非常感谢，感谢你们鼓起勇气来讨论我们最喜欢的话题。是的，你们刚刚做了请转法轮的祈请，但我今天早上要讲的东西——今天要讲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应该把它归类为转法轮。基本上就是我，怎么说，就是随口说说，发泄一下，表达一些我的看法，所以请大家……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把这个称为正式的教法。但不管怎样，我是带着一个发心来做这件事的——如果我能做到的话——就是想澄清一些看起来……有些地方似乎存在误解、错误诠释、片面理解、不同的观点，还有大量大量的"剪辑"，以及大量大量的音效。你知道，我这个人……有人叫我"零级导演"。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懂得……我懂一点点剪辑，懂一点点你可以用音效和剪辑做到的事情——这些东西能大大改变意思。这也主要是我今天在这里的原因，真的是想来澄清这些事情。我希望我能做到，这是我的愿望。我并不期待这样做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事实上，我担心不管我说什么，都会被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听取、诠释、引用。我最近对这一点有所察觉。我写了十九页，心想这需要解释，需要清晰、彻底的说明。当然，大家似乎没有什么耐心去读……你看得出来，有些人甚至没有耐心读超过一两页，但还是在发表评论。然后，几个月之后，我发了一条——我想是在我的 Facebook 上发了两个字——那也被误解了！所以，你说怎么办？说多了，被这样那样地引用曲解；说少了，也被引用，但你知道，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在座许多佛教徒，你们知道，曾经接受过入中论这样的教法，月称菩萨说过……不只是月称菩萨，每个人都说过。许许多多过去的大成就者都说过：一切都是你的投射。有很多……投射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就在最近，我在看 CNN 采访几位坚定的特朗普支持者——三个人。我突然意识到，反特朗普的人基本上是那些有时间练瑜伽的人，有时间读《卫报》、陀思妥耶夫斯基、诗歌的人，有时间来佛法中心的人。这些基本上都是……他们有他们的投射……而那三个人，就是那种……他们有完全不同的投射。这真的让我一愣。我是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看不透，但你知道，那是他们的投射。

    不过，我要一再重申这一点。我今天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的，我们有……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不打算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是有问题的，有麻烦的。但我今天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真的想澄清一些关于金刚乘及其哲学的诠释。这一直是我的某种追求，即使是在我写那十九页的时候也是如此。顺便说一句，我写那十九页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也花了一些心力。你知道，为了写那些东西我错过了好几场精彩的球赛……所以我必须说，我已经尽了我的努力，怀着善意，但那些文字也被严重地诠释成，好像我不在乎所谓的受害者——这是不对的。我当然在乎，而且我在乎的程度，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怎么说？情感上的伤害，身体上的伤害。我在乎的是……是这些人证悟的种子，是他们的解脱道路。我在乎他们持续不断的修行之路。我在乎的是，这件事让多少人突然对整个佛陀佛法，特别是金刚乘，产生了怀疑。这一点，真的，我非常在乎。真正的在乎，不只是借个肩膀给人哭，拍拍肩膀，写几句话，而是想做更多。想真正找到根源，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光是，怎么说，那种声音片段——大家都说同样的话，只是因为说那话是对的，就像烛光守夜一样——是没有意义的。你得真正去面对问题的核心。

    还有，说到面对问题，我也想了一下——这里的机构邀请我来，如大家所知，我通常不到各个中心去教法，做这种公开活动。这不是我喜欢的方式，因为，我不知道，这就是不太符合我的个性吧。但当我收到邀请时，第一个念头是："这是个好机会。"你知道吗，现在被提出来的这个议题——那些失望、那些伤害，不管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理解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单单是这一点，就说明了西方世界是多么深地进入了金刚乘。人们真的……这说明人们是在乎的，人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真的可以来谈这件事。也许大家……好，正如我之前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一再误解，我非常确定，从明天起我就会被引用了。而且，要我在两个小时内把一切都表达清楚，对我来说也很难。但这是一个讨论的机会。这就是……你知道，作为人类，我们必须从错误中学习。而错误有很多。是的，我会……我会尽量涵盖一些误解的部分，另外我也收到了非常多的问题，没办法一一过，但我会尽量涵盖尽可能多的内容。

    好，这次的主题是："现代世界中的金刚乘佛教：维护真实传统的挑战"，以及"金刚乘传统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好的。现代世界中的金刚乘佛教。这个话题好，我们需要讨论。也许是我看不清楚，但在我看来，一般的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法，最特别是金刚乘佛法，简直像是为现代人量身定制的。什么是"现代"？我今天早上查了"现代"的定义。"现代"怎么拼？M-O-D-E-R-N。超前于时代。好，先把金刚乘放一边。我们来谈谈大乘。你知道，现在我们经常谈性别议题。你们有没有读过一部叫《维摩诘经》的经典？我不知道，我是在请大家做一点研究，因为我自己不太擅长做学术研究。我可以有把握地说，《维摩诘经》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讨论性别议题的教法、经典，或者说，讨论……如果你能关注到这一点……这些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忽略了。

    现在说金刚乘，我最近刚刚完成了一个大型法会，每天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祈请文里有这样一句："愿我永不再投生为男人。"这是金刚乘修法里的内容。我是在谈现代世界中的金刚乘佛教。如果说有哪一个体系是能够适应现代思维的，那就必定是金刚乘——我是这样想的。也许是我看不清楚，我们可以讨论。但你们也要意识到，金刚乘不是唯一可以选择的教法。大概还有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种其他的教法可以选择，这不是你唯一的道路。还有，你们也要认识到，佛陀的许多教法中充满了悖论。你经常会发现看似矛盾的地方。这部经里教的，跟那部经里教的不一样，等等等等。而这一点，顺便说一句，从来不被视为什么尴尬的事。对一个佛教徒来说，他们觉得这很奇妙，很美好！这些悖论。我用过这样一个比喻，有些教法，佛陀教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真正这个意思。我称之为"灰姑娘教法"。为什么我这样叫它？因为如果你的小宝宝睡不着，需要睡觉，你会怎么做？你给他讲故事。为什么？因为睡觉很重要。如果孩子睡不着，妈妈和孩子可能都会生病。所以你讲故事。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教法。也有他教的是他真正意指的教法，比如《金刚经》。好，给你举一个他并不是真正这个意思的教法的例子，就是《本生鬘》。也许我应该稍微多解释一下。什么是他教了但并不真正是这个意思的教法？简而言之，我告诉你。凡是那些看似区分轮回、涅槃、业力、轮回转世等等的教法——全都是灰姑娘教法。就是这样。甚至像"哦，我是一个迷失的众生"、"有一个无明需要断除"、"有一个觉悟需要证得"等等这样的概念——统统都是灰姑娘教法。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它就是灰姑娘教法。佛陀在《金刚经》里教的那些，他说："什么是觉悟？""没有觉悟这回事，没有自我这回事。""没有证得这回事，没有断除这回事。"等等，甚至禅宗的祖师们，他们甚至把这个说得更戏剧化，他们说："若路上遇见佛，把他杀掉！"啊，那才是他真正意思的……那些教法！你看，教法实际上是多么多元，而且它们都是必要的，就像我举的那个婴儿的例子，你必须有这些。

    所以，你知道我们人类多喜欢把东西分类。于是，我们有时根据时间来分类佛陀的教法，比如第一乘、第二乘、第三乘。或者三藏——三个篮子。然后，我们进一步定义说：哦，佛陀在这里教的更多是戒律的训练，这就是律藏。在那里你会发现诸如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伦理、行为准则等等。这些通常是给那些有很多欲望、很多渴求和很多散乱的"婴儿"的。然后……不过顺便说一句，即使是这些弟子，这些婴儿，也不是说……他们也会经历不同的时期。早上，也许他们以欲望为主。晚上，他们更倾向于嗔恨。午饭后，他们也许倾向于愚痴。你知道，这一直在变化。但不管怎样，佛陀更多教导平息心念、训练心念等等的地方，我们把它归类为经藏。在那里，"正念"等等就在那里。然后，佛陀处理无明的地方，不只是粗层次的无明，而是最根本层次的无明，那些教法被归类为般若——智慧的训练。所以……这样的分类方式有很多。可以粗略地说，金刚乘属于第三类，智慧类。但这并不意味着金刚乘或密乘佛教没有正念、心念训练和戒律训练。当然有！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好，我还在谈这个主题：现代世界中的金刚乘佛教。是的，即使这些教法大多是在两千五百年前传授的，至今仍然是相关的；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金刚乘可能比许多其他教法更加相关。原因有几个。为什么？现代人崇尚批判性思维。这不是现代的特质之一吗？没有任何一部密续典籍里会谴责批判性思维。如果你能找到一部，我愿意错过一场球赛——某天的一场足球比赛。你能找到的话。这对我来说可是很大的牺牲，

    顺便说一句。一条都找不到。批判性思维是被如此强调的东西！事实上，金刚乘在批判性思维方面是如此——怎么说呢——精密复杂，它甚至对那些约定俗成、普遍公认的事物也保持着批判与质疑的态度。这就是我们有点"出格"的地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多数所谓的批判者、批判性思维者，我们的批判只到某个层次为止。再往深处走……你知道的，越界了可能会丢饭碗。尤其是在政治正确盛行的氛围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如果你稍微留心一下密续哲学，你就会发现……金刚乘透过批判性思维所挖掘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它——怎么说呢——解构的方式，真的令人叹为观止。但是……金刚乘这一珍贵智慧——其实不只是金刚乘，现在我会说，连声闻乘在内，佛陀所有的教法，但尤其是金刚乘的教法——已经被劫持了。是的，被劫持了。被文化和传统劫持了。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根源所在，事情从这里开始出了岔子。你可以自己观察。我总是用这个例子。如果我想喝茶，你知道我想喝茶，那么茶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杯子，没那么重要。当然，它有帮助。你知道，下午英式茶、高茶，茶托怎么摆，餐巾有没有熨过、怎么折……这些确实能营造氛围。但茶才是最重要的。你喝的是茶，不是杯子。而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我担心这种情况还在持续，而且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是很多人把重心放在文化和传统上。这背后最大的罪魁祸首是藏族人。我是说，我们谈的是藏传佛教，不是吗？但话说回来，我必须补充一句，我觉得泰国人也在这么做，缅甸人也在这么做。这是我最近自己观察到的。不知道为什么，佛教徒在这方面好像都不太擅长。

    好，我来自不丹，我出生在不丹。我出生在不丹东部。规模非常小。讲我这种语言的人全世界大概只有三十万，可能还不到。好吗？基督教在那里正在蓬勃发展，真的令人惊叹！有东不丹的基督徒，用夏尔霍巴语唱基督教圣歌。夏尔霍巴语是一种全世界说的人不到三十万的语言。就是这样……而且非常美，那些圣歌真的很好听。当然，人们喜欢唱这些圣歌，诸如此类。我只是拿这个作为例子。而藏族人呢……我稍后会更多谈到这个。我根据一些问题做了一些笔记，因为我真的很想尽可能涵盖大家好奇的内容，所以……

    我想你们可以对藏族人多一点同情，心想："唉，那些人嘛，你知道，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存在最近受到了一些冲击。所以，他们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也情有可原。"但问题是，就像我举的例子，藏族文化、藏语，不是佛法。但很多时候，藏族喇嘛——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罪人，我必须承认——我们要求别人、非藏族人去……而且我必须说，我亲眼见过——他们把藏族文化的比重放得比佛法还高。百分之八十藏族文化，百分之二十零零散散的佛法。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不管你们多努力、多卖力，穿藏族袍子、吃藏族食物、说藏语、唱藏族唱诵，伸舌头打招呼之类的，不管你们做多少，这辈子你们永远、永远不会成为藏族人。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但如果你稍微修一点正念、四圣谛之类的，获得解脱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变成藏族人。这是其中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我已经讲了好几年了。密续的智慧本身是超越时间的。藏族文化是时间限定的。现在被视为珍贵传统的东西，在某个年代曾经是当时的新事物，根本无关紧要。

    好，回到我们的主题。如果我跑题太远，请有人帮我拉回来，好吗？"金刚乘传统有什么独特之处，以及如何在现代世界中最好地修行它？"金刚乘有什么独特之处？太多了！太多了！从哪里说起呢？从哪里说起呢？好，我们选一个最政治正确、听起来最浪漫美好的词：非暴力。选这个吗？我们来谈谈非暴力？哦，你知道，非暴力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不是吗？非暴力。好，我们来谈谈非暴力。金刚乘怎么谈非暴力？如此独特！不与自己的情绪对抗，这就是非暴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非暴力呢！不与情绪对抗。把情绪看作是……你知道，是这样的：你有木柴。如果你想生火，而且有很多木柴，你会——就像饥渴一样——怎么反应？你会无比兴奋。"太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生一堆好火！"就是这种态度。不是往下看。不知道怎么形容，也许可以造个词——与情绪交朋友，不俯视情绪，不与情绪、负面情绪对抗。我觉得这相当独特。我觉得这才是根本性的非暴力。否则，非暴力的行为者和信奉非暴力的人，可以非常、非常暴力！我遇见过很多很多狂热的素食主义者。我遇见过太多这种狂热的"正念人士"。狂热地——便秘着。好吗？

    谈金刚乘的独特之处：非暴力？好。好，下一个是什么？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好，我们选……好，非暴力，这个美好的东西我们谈过了，现在再谈另一件事：自信。我们来谈谈自信。这不正是我们在现代世界所需要的吗？现代世界。疏离感。感到沮丧。感到无用。每个人都需要自信。我们都想拥有自信。这不正是关键所在吗？好，我们来谈谈自信。只有在金刚乘里，我认为，自信是被完整、圆满地教导的——不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哲学层面的某种东西让你读一读，而是有系统的方法，以及——怎么说——培养这种自信的技巧。怎么做？自信是什么？在金刚乘里，我们说的自信是什么意思？污垢不是固有的。这就是金刚乘的智慧。污垢不是固有的。有人有巧克力或者什么吃的吗？巧克力或者什么？好的。我需要来示范一下。哦，好。不是蘑菇什么的，对吧？好。污垢。但我很有信心，你知道，我很有信心来做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暂时的。这个东西，这个杯子本身，从本质上来说并不与巧克力合而为一。所以我不会担心那些瑞克巴的人送了个漂亮的杯子，现在被我涂上了巧克力。不，我不会担心。因为他们可以洗掉。

    我再多讲一点这个。因为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因为……这真的、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密续智慧。很多时候，尤其是当污垢很多，而且我们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年又一年从未见过杯子干净的样子，就会发生这种事——"哦不，我永远做不到了。"你明白吗？但如果你有这样的认知："是啊，但你知道，这个杯子从来没有真正变成巧克力。"那么不管怎样，哪怕巧克力涂在上面涂了十亿年，你依然可以充满信心。这就是金刚乘；这就是金刚乘在讲的东西。金刚乘说的是：你是本尊，你是佛陀，你是曼陀罗，你的身体是曼陀罗，你的语言是咒语，等等诸如此类。这是金刚乘的独特品质之一。我只是在——你知道——粗浅地说说，这很不完整，这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有机会可以另找时间详细展开。就这一点，就我刚才说的这一点，米滂仁波切从各种角度写了整整七十页。当然不是，他不是在谈巧克力和杯子。他谈的是人类的基本善性、佛性和曼陀罗等等诸如此类。

    金刚乘有什么独特之处？继续。这一部分我们稍后还会展开讲一点，但现在……你想要一个非教条主义的东西吗？好，金刚乘就是了。真的，金刚乘根本不可能变成教条主义。为什么？非常简单，因为金刚乘说负面即正面。它怎么可能变成教条主义？或者说，问题即解答，解答即问题。这就是金刚乘所说的。所以它怎么可能变成教条主义？不可能。但是，正如你们能感受到的，这些——这些东西并不那么容易理解……我是说，在知识层面上是可以接受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如果你稍加留意的话。但在习气层面和情感层面，非常难以理解。就算今天听了这些，你们回家之后，你们依然会谴责自己，心想："我是最糟糕的人，我是个情绪化的人。"自信，你听完这个讲座之后马上就会失去。这是习气模式。如果你不修行，这会一直持续下去。我说的是金刚乘的道。

    好，那么……一条道……记得我之前说过灰姑娘之道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灰姑娘之道？在灰姑娘之道里，佛陀对问题是什么和解答是什么做出了非常清晰的区分。这就是为什么它被归类为灰姑娘式的教法。当这两者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当问题与解答之间没有间隙，那就是他所说的那类教法。这属于那个类别。而这是不可能变成教条主义的。不可能。而且，顺便说一句，我不知道，也许我讲得到处都是，但这一点甚至体现在——我不知道那些偶像，怎么说……好，这一点甚至体现在……好，我在这里说……在他的某些教法里，他让人们剃头，好像头发是某种障碍开悟的东西，或者某种……你明白吗？出家人，你知道，他们剃头。但另一方面，他也教导过——而且今天仍然有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是否真实，我们不知道——有些人极度担心失去一根头发，所以他们留着头发——瑜伽士。你知道吗？所以，有头发或没头发，两者都被接受。这就是智慧的美丽所在。如果你是佛教徒，请不要失去这一点。太重要了！

    还有，就像我之前谈到偶像的问题。你知道，如果你看唐卡，西藏唐卡……我不知道。不管怎样。佛陀有弟子。有像舍利弗、阿难这样的弟子，他们是这种——神情安详、步伐温和、面带微笑、说"你好"——这样的典范。你明白吗？行为端正，我们非常尊崇他们。他们是某种伦理道德的典范。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佛陀也有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弟子——戴耳环、戴鼻环，可能开着豪华轿车。嗯，也许不是轿车，他们有马，有大象，有雪狮。还有些佛陀的弟子看起来奇奇怪怪，像帝洛巴、那诺巴——全部都被接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一条非教条主义的道。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继续讲金刚乘的独特之处，再多讲一点。独特之处，金刚乘还有什么其他独特之处？无限的方法。方法是没有极限的。信不信由你，就连我——啜饮一杯茶——如果我做得恰当，如果我以正确的发心、正确的专注等等来做，金刚乘有教法说，这所积累的功德——是你自己，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啜饮一杯茶——比你邀请三百万尊佛陀共进三个月的午餐所积累的功德还要多。具体数字，我不太确定，但大概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这些我不是编的。真的。

    你们可以去参阅密续典籍。我知道有些人说我是个传统主义者、保守派、法西斯，诸如此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但我认为回归根本、回到原典、从那里下功夫，这一点非常重要。在金刚乘里，没有什么不是修行方法的。如果你懂得如何运用，一切都可以成为道路。这就是金刚乘的独特之处，它的独特品质。

    好，再来一个，就最后这一个。我知道还有很多，但就最后这一个。你们想要的是"不苦，有得"？还是你们太实际，觉得"不苦，不得"？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你们内心深处渴望的是"不苦，有得"。只是你们的习气思维会把你们拖回去，觉得嘛，"不苦，不得"。金刚乘就是那条"不苦，有得"的道路。我只是在给你们做个概括总结。当然，每一点背后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教授。请不要就这么一下子跳到结论，做出什么决定。去研读。去寻找、去探索，看看这是否说得通，如此等等。

    好，现在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是："金刚乘在现代世界中如何能得到最好的修行？"这对我来说有点棘手。这个问题总是让我有点沮丧。我觉得，从一开始事情就已经走偏了。我不是只在这里说。我说的是从……我觉得主要是在西藏那里开始的。你们知道，像上师、上师虔信、上师瑜伽这样的概念，本来就不应该公开传播。这些是为那些在寻求特定东西的人准备的。但现在已经太晚了，全都摆在那里了。谷歌上有，维基百科上有，亚马逊上有，你能想到的每一家书店里都有。全都在那儿，所以真的很难办。

    在西藏，因为某些条件，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其实，我在我那篇十九页的文章里写过这个。因为每个人都是佛教徒，文化上的佛教徒，而且，别忘了，在一九四几年或五几年之前，那里基本上只有藏族人。没有多少外来者，极少极少。就连以游客身份去的，也极少极少。而且不知怎的，佛法融入了文化，融入了一切——绘画里，我不知道，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好事。有它好的一面，但也像我之前说的，佛法也会被劫持。但不管怎样，在西藏，算是运作起来了。算是，我会这么说。

    但后来在西藏发生了更糟的事，我觉得。当喇嘛成为政治领袖，事情就真的开始走下坡路了。关于这个我们稍后会再谈。这真的对佛法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伤害。但最令我悲哀、最令我沮丧的是……我是说，这个房间里有多少人想成为藏学家？大概很少吧。那些想完成某篇关于喜马拉雅的论文的，也许是这样，也就这些了。你们很多人来这里是为了解脱，为了佛法，为了灵性道路。哪里出了问题呢？大多数喇嘛，包括我自己，我们在教导西方听众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教两百年前的西藏牧民一样。这，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错误。

    你们知道密续在印度以前是怎么传授的吗，你知道，在……？藏族人从印度得到了它。他们把它保持得非常低调，因为这些东西，你知道，是喜欢灰姑娘式教法的人嚼不动的。不那么容易消化。所以这些教法是被非常审慎地传授的——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比方说，莲花生大士，Padmasambhava。他来到西藏的时候——在他的生平传记里清清楚楚地写着，他从来没有告诉他在西藏的弟子们——那些国王和王后——他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他上师的名字，很多很多年。他拒绝说。有一次有人问他："你的上师是谁？"他直接站起来就走了。我想是好几次，只有好几次当人们一再追问、一再请求，他才会说："你确定？""你真的想听？"然后，最终，他才说出了吉祥师子的名字。这些故事里有着非常深刻的教法。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能弥补这个，但我相信，作为个人，我们依然可以各自选择去真正地，怎么说，重新引入这些，或者运用这些方法。但是，像我说的，这是遗憾的地方。藏人是怎么做的……想到这个真的让我感到非常……就是，你懂的。

    好吧。我们的老师常说，老师就像医生，学生就像病人。他们之间必须有互动，不是吗？而那个学生……医生必须知道病人哪里出了问题。现在看起来的情况是，所有来到西方的藏族喇嘛医生，面对他们的病人，根本不检查。根本不关注。你知道，最近有人来问我，我现在不打算说名字，有人来问我，我们该怎么……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领袖什么，那些宗教领袖、大喇嘛们？年轻的喇嘛，尤其是年轻喇嘛，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什么？你知道，他们很多人觉得自己越来越现代化了。但通常不过是学了点英语，或者看了BBC、CNN，也就这些了。我记得我建议说，所有喇嘛，从最高层开始，都应该读《哈利·波特》，应该读简·奥斯汀，应该读……我不知道，这类东西。他们需要知道，当你说某个词的时候，你的意思是什么，对方听到的又是什么。各种各样的词。慈悲、自我、爱、非暴力、地狱、三昧耶、破誓，等等等等。这么多词你都需要了解，但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生过。真的非常遗憾，但同时，像我说的，作为个人，我们依然可以……永远不会……永远不晚。作为个人，我们依然可以继续去做正确的事，那就是，好，回答那个问题："金刚乘在现代世界中如何能得到最好的修行？"研读。保持分析力。保持怀疑精神。分析。做好所有正确的准备。这一点极其重要！绝对的。

    我知道，但，你知道，我对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是有同情心的，就是佛法缓缓在西方生根的这个过程，它流动的方式。我想说的是，这里缺乏准备。对双方我都有同情。我感觉学生们看到坛城也会兴奋。"哦，有沙粉堆成的曼陀罗，僧侣们最后还把它拆掉！"这些听起来都很令人兴奋。还有密续！然后这个又跟其他什么东西挂上了钩。然后，你知道，太刺激了。所以，双方都有很多仓促的决定：学生和老师都是。但我必须把老师单独挑出来，因为他们本应该更懂。他们应该给出警告。他们真的应该说不……以及说是。所以，研读。保持分析力。在你的……尽可能地做到真正彻底。

    研读什么？声闻乘、大乘、中观、《宝性论》、阿毗达磨、般若波罗蜜多。所有这些典籍，因为每一部重要的密续典籍，比如《喜金刚密续》，都提到了这一点。《喜金刚密续》里说，一个弟子必须首先学习说一切有部的佛法。然后应该被教导经量部……什么？佛教的见地，如此等等。非常重要。

    好。现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好吧。我们没有做好正确的准备，我们有点一头跳进了这条道路。但还算好。"是的，我做了一个有点仓促的决定，但，对我来说还好。"还是有收获的。不管怎样。你依然想追随密续……基本上，你想修密续，尽管你可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你已经踏入了密续的世界。那么，我会建议一件事：保持低调。对。还是那句话，藏族人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喇嘛们自己。从最高到最低。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做好。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西藏这样的地方，那些本尊的唐卡，比如某些有骷髅头、猪头的本尊，还有……什么，和明妃在一起的本尊。画作里到处都是！几乎就像皇帝的新衣，你根本看不见它。但喇嘛们应该明白，这是一个不同的环境。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你面对的是不同类型的听众。一群会提问、会思考、以不同方式接受教育的听众。所以，我认为喇嘛们需要……但不管怎样，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需要保持低调、保持秘密。

    好，我们在谈论"秘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词，不是吗？秘密。因为在一个我们必须珍视透明度的世界里，"秘密"不是一个好词。我知道这一点。但，我想在进入下一个话题之前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词。金刚乘里的"桑瓦"这个词，秘密，再次记住，就像我在开始时说的……我们真的需要对每一个词仔细思量。很多时候，密续的秘密是非常非常矛盾的、相互抵触的、非常非常复杂的。你需要去学习这个。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好，第一个。在密续里，你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给一头牛展示密续本尊或密续坛城，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牛不思考。我猜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又怕被人断章取义，说我什么，反动物，诸如此类。所以……我基本上，你知道，我感觉我的指甲快被啃光了——真是吓人。这里那里什么都会被误解。但，假设牛不思考。你带着正确的发心展示一张坛城：愿这头牛与金刚乘坛城结下因缘。好。你没有在泄露……你不存在泄露秘密的问题。

    好，现在，如果你向一位证悟的存在揭示你的密续教法或体验，那太好了！那是你能给出的最好的供养。你应该这么做！我们鼓励你。现在，你并不……如果你把你的密续修行技巧、教法或体验揭示给一个半聪明的……我不想用贬义词，我不知道，半聪明的人，你明白吗？那种智识上还行，但算是半聪明的人。如果你运气好，他们会保持沉默。但更可能的是，他们会想要发表评论。而一旦他们发表了评论，这个评论就会作为一个概念留在你的脑海里。而概念是极其难以删除的。它不像你不想要的应用程序，按一下就能扔进垃圾桶。非常难以删除。这就是保密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与密续存在某种奇怪的缺陷、因此需要被保密，毫无关系。不，完全不是。密续的保密，真正意义上是一种对尚未成熟者的慈悲行为。

    好，这是一个例子。我再给你们举另一个关于保密的例子。假设我是你的上师。好吗？密续上师。我是你的密续上师。你已经领受了灌顶。你选择了我作为密续导师。然后我对你说："好，从今天起，你的任务是把星期三保持为秘密。"这是你的任务。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星期三，你也知道大家都知道有个星期三。每本日历里都有星期三，到处都印着。但这是你的任务，这是道路，这是心的修练！记得吗？你喜欢修心，不是吗？这就是一种修心，你自己要求来的。这是秘密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保密。

    现在，让我告诉你另一种保密，这实际上是最深刻的层次。是这样的：杯子被巧克力涂抹得太厚，你根本看不见杯子的洁净无瑕，所以杯子洁净无瑕的那一面被巧克力遮蔽了。现在，你面对的是那些绝对相信、绝对想要相信这只杯子本质上是脏的人。你现在要小心了。你不能说："嘿，嘿，不，不，这只杯子是空性的"，你知道。他们会翻脸的。你最好说："是的，它很脏！""我们来买台洗碗机！""让我拿来洗涤剂、拖把、刷子。"等等等等，你知道。你真的应该表演得夸张一些。你应该顺着他们，然后……你懂，就好像他们……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密续的"古雅"——那个声音，密续词汇，梵文词"guhya"——必须被理解。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主题，但我只是想表达这个，因为至少，我希望这会成为一粒种子，去……记得吗？金刚乘在现代世界中如何能得到最好的修行——这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

    我之前已经说了：要学习，要低调，然后呢？还有很多点。就说几个。下一条：不要行为失当。哦！上师也好，学生也好，行为失当的太多了。莲花生大士说这句话是有原因的："你的见地要像虚空一样广大，你的行为要像面粉一样细腻。"你是应该守规矩的。你知道我的上师们对我说过什么吗？外在，你要像声闻乘修行者那样行事。合乎戒律、让人安心、给人启发、温柔……怎么说，平静，就那种感觉。内在——好，我现在讲的是怎么不要行为失当，对吧？内在，你持守大乘的菩提心。所以外表看起来你像声闻乘修行者，内心充满大乘菩提心。秘密地，只是秘密地……好，举个例子：有个人，我知道这件事，他叫格勒喇嘛，顺带一提……他是个非常好的僧侣。我说的是比丘，就是持守律藏戒律的僧侣。我们以前总是喜欢逗他，我们那些人真的很坏，你知道，好比丘啊、好比丘尼啊，我们老是取笑他们。因为他持守律藏，他就总是……怎么形容？他总是很挑剔，怎么说？神经兮兮？神经兮兮？有点像那种总是提心吊胆的感觉。比如跟一个女性单独待在同一个房间，还有种种那些，你知道，出家人的那些规矩？他总是非常小心，真的是个好比丘。他修行，因为他是僧侣。但我也知道他每天晚上做什么。他有个侍者，顺便说一句，这个侍者现在还在世。他每天晚上会做一次荟供。然后秘密地——后来我注意到了，他从来没告诉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说——他做完荟供，他的侍者每天晚上都忙着把供品送给女性们，就好像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一样，无所谓。后来我真的……有点逼他问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你知道，我是一个修行人，我真的在努力修持声闻乘、菩提心和金刚乘的修行。我对女性没有错误的见解，但我在修行，我是个僧侣。这是律藏的规定。但有时候我也会生起欲望这种情绪，不仅如此，"他说，"这种需要守护僧戒的焦虑，有时候反而让我的行为变得非常不妥当。这真的很不好，因为所有女性都不外乎是空行母，这对我的三昧耶戒真的非常不好。"我觉得这真的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而且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外在持守律藏或声闻乘的方式，内在修大乘，秘密修金刚乘。

    我们休息一下？也许我们休息一下，现在真的很热。好的。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关于当下的处境。面对当前的政治与社会趋势，如何才能避免对金刚乘道路的误解？简短的回答是：恐怕我认为我们无法避免太多误解。对金刚乘的误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你知道，这很有意思。你去斯里兰卡这样的地方，他们连大乘都不接受为佛陀的教法。就是《金刚经》之类的，他们不接受。但是，大乘国家，比如日本或中国，他们不接受金刚乘为佛陀的教法。这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没什么新鲜的，而且原因有很多。因为……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金刚乘太……超出框架了？我想，也许，用的词是"超出框架"。就是无法被接受，很多人只是说这是人们编造出来的。另一方面……这很有趣，好吧？在斯里兰卡，他们不接受大乘为佛陀的教法；大乘的人，他们不接受金刚乘为佛陀的教法，对吧？反过来，金刚乘必须接受大乘。没有大乘，金刚乘的根基，金刚乘的基础就垮掉了。而且他们还必须接受声闻乘，因为没有声闻乘，整个佛法的根基就不存在了。所以金刚乘修行者承担着接受这两者的责任，而另外那些人，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金刚乘。这种情况一直都有。就像我说的，部分原因是它超出区域、超出框架——很多事情——还有就是，就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你知道，说什么"情绪作为道路"，在寺院里可不会被接受得很好。你懂吗？不会的。还有人会这样争辩："哦，佛陀不是教了空性吗？""无毛和满毛有什么区别？""它们不都是概念吗？让我们超越吧！"这可不会被接受得很好。记得我总是说的灰姑娘那个类别吗？你知道，这个是没办法强推的。当然，金刚乘可以一直去解释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知道……这是金刚乘会怎么辩论的。好，假设你面对的是一位声闻乘修行者。然后你问这位声闻乘修行者："佛陀是全知全能的吗？""佛陀有很多其他弟子吗？"——声闻乘必须回答"是"。他们必须这样说。他们许多经典的结尾也是：哦，诸天、乾闼婆、那伽，他们都鼓掌，都随喜，等等。就是这样。这在声闻乘经典里也有提到。所以金刚乘就说，你知道，在瓦拉纳西，在鹿野苑，外在上，当佛陀向一般大众宣说的时候——轮回充满苦、苦必须被了知、苦的原因必须被断除、苦的原因是情绪，等等——还有其他人在听。那些具有密续根器或倾向的人，他们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听到的是：轮回是极乐，情绪——苦的原因——是智慧。这就是他们听到的。现在，你也不能对此争辩太多，因为就连这个场合，就连我那十九页的内容，都被解读成了十个方向。就连我！而且我相信今天，我现在讲着，到了明天就会有很多种解读。那些执著于正面的人，会一直往正面方向执著，你懂吗？那些执著于负面的人，他们会往负面方向解读。就是这样。金刚乘经常提出的另一个论点是：金刚乘是否接受四法印、四圣谛这类东西？金刚乘是否接受一切有为法皆无常？当然。一切情绪皆是苦？所有这些，凡是声闻乘和大乘所教授的，金刚乘都接受。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外在上也无法排除金刚乘。所以，顺带一提，这场辩论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那么，面对当前的政治与社会趋势，如何才能避免对金刚乘道路的误解？我是说，要完全避免误解，我认为这是很困难的。但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认为保障会在这里发生：如果我们学习、保持批判、保持分析。还记得吗？如果你对此稍有一点信心，那就低调，低调行事，不需要展示，不需要……真的。你知道，今天早上我在想，就像……西藏上师来了，吹起喇叭，献哈达，甚至有十个人帮他脱鞋。我不知道，诸如此类的事。显然人们会觉得这是个邪教。你觉得那若巴和帝洛巴的鞋是由一群人帮他们脱的吗？不是。所有这些教法都是在墓地里发生的，有些在酒馆里，有些在妓院里，有些在森林里，有些在山顶上。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在指责我们，我们藏人的那套做法。你知道，我最近跟一些人说过这个。几年前我在瓦拉纳西到处游逛，我很喜欢湿婆密续。湿婆密续非常深奥。不知怎的，我遇到了这位湿婆修行者，真的很好。我对他太着迷了，你知道，他真的就是……那么威严。不管怎样，最后我问他，你知道，我想了解湿婆密续，你愿意给我传授教法吗？他说"好"。非常简短的一个字，"好"。你知道，按我平常的……我想，好，那么，我明天什么时候来？今天？什么时候？就那种感觉。他说："哦，首先，你要在我家住三年，不会受到任何教法。你只需要帮我做家务。"我必须说我当时悲喜交集，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喜悦，我不知道。哇！这样的事情今天还存在！就算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对我来说，他表现出他是一位真正好的密续修行者，因为他可以从我身上大捞一笔的，你知道。"哦，好啊好啊，我来教你。今天下午四点来。课程每小时收费十美元，"或者什么价格。完全不是那样。我应该去服侍，你知道。这让我措手不及。那以前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件事没有发生，我一直回到这个话题。

    那么，这就关联到这个问题，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金刚乘是封建的、过时的吗？我想稍微讨论一下这个。最近我在读……因为这……我想，终于有人要关注这个了。终于有人对此稍微上心了。所以我到处翻阅，找到了两段话。一段来自斯蒂芬·巴彻勒，他写道："在西藏，金刚乘的教义与修行被融入了封建权力结构中。问题是系统性的，它在于密续教义与封建结构的协同效应，使上师能够为自己及其弟子的滥权行为赋予合法性。"然后，类似的……另一位，我认为相当受尊敬的学者，伊恩·贝克。他说："二十一世纪的金刚乘本质上使其追随者与前中世纪印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中国、蒙古和西藏的封建政治体系保持一致。"这里面有很多，我必须承认，正如我一直在解释的，他们是对的，有很多是这样的。但他们也应该……我相信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不知道，但他们应该知道：曾经有巴楚仁波切这样的人，有密勒日巴这样的人。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如果从数量上来说，统计上来讲，我会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并没有参与这个封建的什么什么。他们自己实际上也受了很多苦。我们一直试图效仿的大多数所谓伟大上师，他们没有任何地位头衔。是啊，我知道，真是让人沮丧，藏人怎么那么热衷于"圣座"、"至尊"这类词。这是新出现的东西，由中国、蒙古等地赐予的头衔。但许多伟大的上师没有这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这一点你们需要了解，因为我也不想把这件事……我不想让人们……这就是我所说的对金刚乘的误解。人们可能会认为，哦，金刚乘，金刚乘的一切都是封建的，因为，你知道，像他们这样有分量、有代表性的声音，他们的话对很多人来说影响很大。人们阅读他们，人们尊重他们，所以。而且尤其是当他们自称是佛教徒的时候。保护佛法是非常重要的。是的，当然你必须细察，你必须批评，你必须真正去挖掘那些有过失者的过失。但你也要知道这类话语所带来的后果。这种情况不只是在过去存在。你们很多人认识雅尔·禅嘎仁波切。他有任何头衔吗？没有！他可能是……我最信任的人之一。如此博学！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年迈的中国卖饺子的老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如此渊博，如此受人尊敬！如果你问我，有没有谁让我心生敬畏的？不多，但他是其中之一。当我见到他，我会紧张，因为这个人是真实的。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让我战栗，因为，你知道，突然间，哦，我最好好好表现。因为这些人是特别的。他们没有头衔，所以事情并不总是那样。而且，我自己，在我的照管之下，就在此刻，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刻，大约有五百位僧尼在进行终身闭关。所以这并不仅仅是什么文化上的、封建的东西。就是这样。这一点很重要，你们要知道。

    好了，接下来我想我们来快速处理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几个问题要答。"可以设立哪些保障机制来保护上师与弟子关系的神圣性？"这个问题问得好，只可惜——我就是这个意思——信息不够，信息不完整。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在听人谈论上师虔信，说了很多！但我从来没听到有人谈对弟子的虔信。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两者同等重要！但上师虔信变成了争议焦点。弟子的虔信嘛……上师对弟子的虔信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弟子比上师自己的孩子还重要。你的儿女，大概只是这一生的缘分。弟子呢，直到证悟为止。这是个长期工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这一点也需要被讨论到。

    好，先从"guru"这个词说起，这是印度词，梵文词……顺带一提，在印度，"guru"指的东西很多，有时候甚至包括出租车司机，基本上凡是给你某种指导的人都可以叫 guru。但我想，现在这个词几乎成了金刚乘修行者专用的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就是这么发生了。所以，每当我们谈到上师，我们默认谈的是金刚乘意义上的上师。在大乘里，我想我们用的是"大乘上师"之类的说法，尽管梵文"guru"的字面意思就是老师。

    金刚乘的上师概念，在声闻乘里是没有的。请记住这一点。金刚乘的上师概念，在声闻乘里不存在。不仅声闻乘没有，大乘也没有。因此，声闻乘和大乘都不讲清净观之类的东西，那里没有这些。所以，上师和清净观是金刚乘非常独特的东西，你需要了解这一点。我之所以强调这个，是因为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你不必修金刚乘。声闻乘和大乘都有完整美好的道路可以选择，走那条路你不需要经历……你不需要承担三昧耶、上师虔信、清净观这些标准。

    但话说回来，对不起，也许你们已经听腻了。我还是得回到藏人在上师这件事上搞砸了的问题。金刚乘所说的上师，是极其私人、极其个人化的。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在西藏这样的地方，很多上师成了机构的负责人。理论上这是可能的，但其中存在很多危险的处境。我觉得这是藏族喇嘛真的需要搞清楚的事情。做某人的上师，和担任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透明度、善治，你懂的？公共资金、公共这个那个——这是两种不同的身份。个人上师。这一点很重要，你们要知道。

    我昨天刚说过，比如很多人以为所有藏人的根本上师都是达赖喇嘛尊者。不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藏人自己甚至有这样一句话："纵然大地百佛现，我心唯有一上师。"这是藏人的说法。这在今天也依然如此。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在尼泊尔随16世噶玛巴让炯日佩多杰领受教法的时候，那里有一位修行者，一位瑜伽士，住在山洞里。他会下来向一位老喇嘛领受教法，我们称他为德吾仁波切。是的，非常年迈，非常非常好的喇嘛。这位修行者专程下来，只为向他领受教法，而与此同时，16世噶玛巴正在传授各种盛大的教法，他却不去领受。他只从德吾仁波切那里领受一两个口诀，然后就离开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领受密续上师，是非常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国家领导人、寺院住持、机构负责人、非营利组织负责人，那是另一回事。但很多时候，当这两种身份混为一谈，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这需要被厘清。我们至少需要谈谈这件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

    然后，上师从根本上说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有人会争辩说：佛陀不是说过，应该依止法而不是依止人吗？他不是说过，你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没有人能做你的主吗？是的，是的，是的，这些都对。而金刚乘的上师教义与这些丝毫不矛盾。你也需要知道这一点，因为在金刚乘里，上师不只是你向其臣服的某个人。上师就是佛陀，上师就是佛法，上师就是僧伽，上师就是一切。上师就是道路本身——这是金刚乘独特的教义。

    好，当我们谈到上师……这一点很重要。而且这又是一个被误解的地方，尤其在东方，我在大乘里也注意到这种情况，在藏人中间更是如此。当我们谈到上师，通常说的是外在上师、内在上师和秘密上师。内在上师与秘密上师，不是别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我想说得简单些，就是这样。那是你本来就有的东西。外在上师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就像手指一样，不是月亮。月亮是内在上师和秘密上师。但借助外在上师，你才能认识内在与秘密上师，这就是为什么外在上师也很重要。

    但即便是外在上师，教法也一再告诉我们，你必须去分析，要大量地分析。很遗憾，人们往往会走进一个佛法中心，接受一次教法，然后没有经过任何分析，他或她就成了你的上师。这不对，这不是正确的方式。你必须去审视这位上师，而且审视之后，你还有机会。你可以只接受……顺带一说，你可以只接受皈依戒，他还不是你的密续上师。你甚至可以受菩提心戒，他仍然不是密续上师。你可以接受……我不知道，也许这里我得稍微谨慎一点。你甚至可以也许接受某些一般性的密续入门介绍教法……嗯……可能仍然还不是你的根本上师或密续上师。

    但是，如果你经过审视，经过深入思考之后，真的想让自己晋升为一个真正选择走这条道路的修行者……因为这是一场历险，是真正非常危险的历险。我想是马修·里卡德举过这样一个例子：登山运动员和教练。你知道，爬一座小山的时候，有个教练，不必太担心。但如果你要攀登某座极度危险的山峰，你就必须信任这位教练，而教练也必须信任你，因为你们都可能跌落而死。你完全有权利选择，你需要知道这一点。你完全有权利做这个选择，如果你选择了，那是你的抉择。一旦你选定他或她为你的密续上师，并接受了密续教法……我说密续教法，指的不只是入门介绍那种……你懂我说的那种吗？是全面的、实质性的引导，尤其是各种灌顶，比如指示心性本质等等——到那时，他或她已成为你最重要的人，而你也成了他最重要的人。这个……怎么说？这一点很重要，需要知道。

    回到外在、内在和秘密上师，我需要再多说几句。在上师瑜伽的修行中，有一种东西叫做上师瑜伽，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给我指出一种上师瑜伽，其中上师不融入你的。这意味着什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上师不是外在的。但你知道，我不是说藏族喇嘛没有滥用这一点。哦，他们有。现在依然有，以前也有。他们所做的是……他们也许，我不知道，政治影响，各种各样的影响。他们滥用这个体系，违背金刚乘体系。这真的很……这位喇嘛自己将承受这些后果。绝对不能接受。

    但人类总有某些习性。比如，来自亚洲……你知道，在亚洲，领导者……我最近和一些中国学生谈到这个，我们在谈上师瑜伽，而每当谈到上师瑜伽，在亚洲，父权制、父亲、领导者、亲爱的领袖，然后你跟随。然后，亚洲人有时就把上师虔信和这些混淆在一起，认为就是这么回事——真的很危险。如果你去朝鲜说："好，到最后，金正恩融入我，我与金正恩成为无二无别"，你会进监狱。他不会喜欢这个。但上师瑜伽的整个要点在于达到……我们一直说的是：达到上师的境界。真正地，上师，你知道……斯蒂芬·巴彻勒写过一篇"我为什么放弃上师瑜伽"的文章，我希望他不是真的放弃了上师瑜伽，因为上师瑜伽真的是极其深奥的，真的是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方法，用来证悟无二无别的境界。

    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有时候你必须观想上师长着一个猪头。怎么样？对你心目中心爱的上师，观想他长着猪头，感觉怎么样？嗯，金刚乘就是这么做的。这真的是一种极为精要的修持和证悟无二无别的道路。我想……这是个太大的主题，我想我没办法全部讲完，但希望我能多少补充一些，你们知道，我在各地辗转……也许来看看问题？我不知道，我在看这些问题，现在开始有点找不到方向了，也许还是看问题吧。

    "一个人如何成为上师？成为上师和成为金刚乘上师之间有区别吗？"

    嗯，我想我已经差不多说过这个了。金刚乘上师，是当你传授密续灌顶的时候。如何成为一位老师？一般意义上的老师，当你发心去教导，当你传授一个教法，当你给某人做精神引导，我想你就得到了"上师"这个标签。但你知道，我知道有很多人想成为上师。如果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好了！我不只是在说它的挑战，那些显而易见的挑战。但是，天哪！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见地，如果你没有正确的发心，这份工作真的就像是……我不知道，就像是一把让每个人都痛苦的钥匙，烧毁虔信的种子。这是最糟糕的工作。所以，问题是什么？如何成为上师？怎样成为？

    ——"一个人如何成为上师？"

    我明白，是的。我想这个回答就好了。好，下一个问题。

    "你对索甲仁波切个人有什么看法？"很好。

    首先，我不是大成就者。我得告诉你们这一点，这不只是藏人那种惯常的虚伪谦虚的表演。这实际上是一个免责声明。真的，我不是大成就者。所以，我想说的是，无论我怎么看——不管是索甲仁波切，还是唐纳德·特朗普——我所有的看法都是一个烦恼炽盛、心胸狭隘、偏执一方的众生的投射，就是这样。你明白吗？所以，无论我说什么，请不要把它当作一位佛陀的命令。我说的话只是我自己的投射，这一点我想先告诉你们。

    你知道，我算是那种在某种意义上非常幸运的人，我有机会亲见那些了不起的上师。我成长的年代，有很多这样的人！顶果钦哲仁波切、敦珠仁波切，哦，数不清！每个方向都有一位伟大的上师。好。现在，由于某种原因，我被认定并被迎请为确吉罗卓的转世。我有时觉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业力上的失误。不管怎样……顺带一说，我不是说我不相信转世，我只是无法相信我是这位伟大存在的转世。实际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虽然有点跑题，但我还是想告诉你们。我曾向……

    顶果钦哲仁波切。我清楚地记得这是在帕罗节庆上。我对仁波切说："我根本不相信自己是蒋扬钦哲确吉罗卓的转世。"你知道他说什么？"好，你就保持这个想法。这对你有益。"就是这样……你知道，虽然我对藏族体制有很多批评，但藏族的养育方式、灵性训练中确实有些部分美好得令人叹为观止，精妙至极，我到现在还记得，你知道。"对，就保持那个想法。"然后多年以后，好像他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他把我叫去。那是在尼泊尔。他说："如果你哪天怀疑自己是否真是应该成为的那个人"，然后他说："你应该祈祷文殊怙主蒋扬钦哲旺波和钦哲确吉罗卓，祈求他们成就自己的愿力。"多么美好的话，你明白吗？总之，我被认定为钦哲确吉罗卓的转世，而索甲仁波切恰好曾是钦哲确吉罗卓的弟子。那个时候，钦哲确吉罗卓的弟子多得很。所以，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因缘，但我并没有花什么时间在索甲仁波切身上，因为我没有这个必要。正如我之前所说，还有许多其他上师，还有许多其他钦哲确吉罗卓的弟子可以让我参访请益。我记得索甲仁波切曾在噶伦堡的某所学校读书，好像是这样，对吧？噶伦堡或大吉岭。他会在寒假时回来，因为他要来见康卓·才仁确准，而康卓·才仁确准恰好是他的……姑妈？姑妈，对。是的。但是，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很忙。哦，训练非常刻苦，你知道，传统式的训练，真的非常非常刻苦。所以，就这些。然后，多年以后，是的，索甲仁波切也邀请我去他的一些中心，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我去过好几个中心。我从未从索甲仁波切那里接受过任何教法，也从未有过想要从他那里接受教法的念头。所以，我对他并没有那种"哇！多伟大的上师！"的那种净观。你知道，我会说，我从来没有那种感觉。我一直对瑞可巴这个组织和它所呈现的种种现象感到非常惊叹。随着岁月流逝，我觉得瑞可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是弘扬佛法、尤其是金刚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这确实是索甲仁波切的功业，为此，你知道，我随喜赞叹。还有一件事，关于索甲仁波切，不像许多仁波切总是那么保护自己的地盘，索甲仁波切似乎会把各种各样的上师带到你面前。这一点，你知道，其他喇嘛是不做的。是的，有些人也许会辩称，哦，那只是为了给自己建立权威，为了建立他的……你怎么说，资历。好吧，也许是。两方的说法，你知道，我都能理解，人们可以有这种感觉，但是，你知道。在座许多人，以及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都因为索甲仁波切的……你怎么说，愿景和他的事业，得以亲近许多伟大的大师，例如顶果钦哲仁波切、翠江仁波切……我是说，他们都来过这里，还有达赖喇嘛尊者。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事。然后，还有另一件事。这全部都是我的投射，好吗？还有一件我欣赏索甲仁波切的事，就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地炮制出那种"伪佛教"，随便什么……你明白吗？这种事现在非常普遍。有些人从这里偷一个佛教概念，从那里偷一个佛教概念，把它包装得漂漂亮亮，却从来不提佛陀。当然，也从来不提他们的上师。他们几乎让人相信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原创想法——包装好了卖出去。我不知道，也许我有眼无珠，我没有在他身上看到这种情况。事实上，恰恰相反，他非常传统，非常注重这些东西，你明白吗？所以，这一点，你知道，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现在，有一件事，这是我亲自向索甲仁波切表达过的。不多，一两次，因为每次我提起这个，他就会有点……我不知道，"不高兴"这个词不太准确，也许是有点不自在？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我住在东方，我的事业在东方，在印度，在中国，有很多事要做。所以，当然，我必须以藏族方式与藏人打交道。但是像他这样的人，他选择把自己的事业安在这里，所以我想，他应该真正去理解西方和西方的那一套。我不知道，以我非常有限的眼光来看，我感觉他把藏族那套东西强加得太多了。但是，你知道，很多学生也喜欢这些东西。我自己在加利福尼亚也有一些学生，真的……我一直强调用英文唱诵。但有些资深修法的西方人，他们完全反对！"哦，这听起来不好听，用藏文听起来更美……"诸如此类，说个没完……所有这些。你明白吗？所以，两边都有。但我不得不说，这一点始终是我……怎么说？我一直觉得他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清楚地记得他刚开始建立勒若林的时候，我说："啊！"我当时立刻……那个建议其实根本没人问我，但我自告奋勇地说："你知道，这个中心你应该打造得非常欧洲，不留任何藏族痕迹。因为欧洲人，你知道，人们需要感到自在。那些藏族的装饰和法器，是的，那些藏学家，那些人，那一代人——1960年代、婴儿潮这一代——他们会有一点同情心，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藏人是一个濒危物种，诸如此类。但这不会持久。年轻一代需要的是别的东西。所以你真的需要为此做好准备。"我说过这些话。但不知为何……我在这里说得非常坦诚，他当时并不是真的对此开放，这一直让我感到困惑。

    然后——这又纯粹是我的投射——这也是我在那十九页中写到的内容。顺便说一句，这非常非常非常主观。从我的角度来看，索甲仁波切似乎并没有做我之前所说的那种预备工作——在你接受密续教法之前的那部分。那一块，尤其是近年来，我感觉他做得不够，这是不好的。但那是我个人的投射。我是说，我见过一些学生，他们甚至不知道"噶绕多吉三句要义"属于金刚乘。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同样是这些学生，他们已经在教法里待了二十年，他们早就听说过这是金刚乘教法。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但我对索甲仁波切的粗浅概括和粗浅投射，就是预备工作这部分也许是不足的，而这是不好的。而且，你知道，我想我已经说过了——他驻锡在这里，他在这里上过学，他应该了解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的观念，还有西方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些规则、那些态度、那些现象。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小小的谜团。

    面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今天如何服侍索甲仁波切？我认为，对于那些无论如何都对仁波切全心皈依的人来说——太好了！你选择了这条道路，你是清醒地选择的，你是有意识地做出这个选择的，现在，你应该……是的，你们甚至会提出"如何服侍上师"这个问题，这真的非常好。现在你们应该通过推动对金刚乘佛法和佛法的学习、分析与批判性思考来服侍仁波切。你知道，因为佛法，归根结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学习和修行，才是服侍……服侍仁波切的方式。

    一个像我这样不了解内情的西方人，凭什么迹象和特征能够判断金刚乘的精髓是真实而完整地传授的？有什么指标能说明我对这个教义的理解是正确的？既然金刚乘看起来是完全自足的，把这种圆满转化到西方或任何其他文化中是否可能？

    我认为这种转化是慢慢可能实现的。但总之，这里，我认为这跟之前的回答有些相似……相互关联。这里，同样地，你需要预备，你需要学习，你需要真正地分析。只有通过这些，你才能为金刚乘做好准备。

    在当今时代，以及在古代的佛教世界中，将自己的身、语、意献供给三宝或一位上师，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简短作答是对它的不公。但不管怎样，我就随便抛出一点。就是这样，就是我说的这个。这些事情原本甚至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讨论，但现在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因为这里有一个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讨论，不是吗？在金刚乘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修法。其中一种修法叫做曼陀罗供，举个例子。这是一个角度，啊？一个角度。顺便说一句，曼陀罗供，即使不一定叫"曼陀罗供"这个名字，在声闻乘和大乘层面也同样存在。在声闻乘里……你去过缅甸吗？他们向僧侣布施供养。在大乘中也有供献花与香的修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献给饥饿的老虎，诸如此类。还记得吗？现在，在金刚乘中，最殊胜的方法、最殊胜的供养，是你的禁忌。你应该将你的禁忌献供出来。这只是一个例子。你的禁忌通常藏在、藏在？就像，隐藏在三个壳子里。那三个壳子就叫做"身、语、意"。所以你把这三个壳子打破，然后你放下所有的那些"应该"和"不应该"。这就是它所讲的。这是一个深刻的主题，但需要更多的阐释。请你们，在我刚才所说的基础上，不要立刻就跳出来发表评论。相反，请进一步学习，无论你是想批评还是想赞叹——进一步学习。好。

    达赖喇嘛尊者和明就仁波切所说的，与你——敦珠托嘉仁波切、堪布南卓——所说的，是两回事。可以请你阐明吗？

    很好！敦珠托嘉仁波切也在场吗？是吗？好。我从哪里说起？首先，我想说这个。我认为有很多"翻译中迷失"、误解和剪辑的情况。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剪辑？音效？我感觉很多都是这样的。从我这边来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一旦你走进一座藏传金刚乘的寺庙，你遇到一位上师，然后你最终接受了无论什么教法，你就不需要分析，不需要批评。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从来没有。你必须分析。还记得吗？这正是我今天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主题！你必须分析，你必须真正做好准备。吉美林巴也这么说。你知道，经典的密续谈到分析上师和弟子，要分析十二年！你没有十二年，因为你连十九页的时间都没有。但至少，你应该分析。真的，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不是只从一个角度。

    但是，一旦你有意识地决定接受某人为你的密续上师——请再次注意，我重申——密续上师，从他那里接受完整的灌顶，那么，这就是你选择的道路。就像这样：你想当一名普通士兵，那就当普通士兵；你想当海豹突击队员，那是你的选择；你想要更特别的训练，那你就选择这条路。但你必须首先做出这个决定。我的意思是，有一点，我必须澄清。如果你选择了这位密续上师——经过彻底的审查，一切都做了——但你最终……你意识到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他精神错乱，他疯了，他在伤害所有人，那你怎么办？尽你最大的努力保持净观，但如果实在做不到，那就悄悄地与他保持距离。噶玛恰美的教法里有提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噶玛恰美的教法等等这类文献中。悄悄地，你不想惹出大麻烦。然后做荟供等等。但除此之外，你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道路。

    现在，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关于达赖喇嘛尊者说的话？——还有明就仁波切。——好的。明就仁波切的那个，我不清楚。但这个让我有点困惑，因为达赖喇嘛尊者，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许多次，他说过，而且这些话还被写下来，被编成书，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读过。当他给予教法的时候……

    他说，一般性的教法，你知道，讲座、哲学讲座，没问题，人人都可以来听。但凡是准备领受戒律的人——他说那是戒律——尤其是准备从他那里领受金刚乘灌顶的人，如果他们同时在修这位护法……你们还记得吗？你们中有人记得吗？几年前曾经有过一点风波。凡是修那位护法的人，他请他们离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你一边继续领受灌顶，一边继续审视上师、批评上师，一边在你想要的时候、能够的时候、需要的时候保持不净观，那就根本不必走这整套分析的流程了。不仅如此，如果你事后还能继续分析、继续保持不净观，那么密续典籍为什么要那么强调在一开始就分析上师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要先做分析？我的意思是，他们说的是十二年的观察。那就跳过吧！反正之后还可以继续分析嘛。你懂我的意思吗？

    接下来我要说一件让我有点困惑的事。正如我所说，上师相应法、净观，是一种你必须主动选择的修行。是你有意识地选择的。你本应是主动选择这条路的。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并没有这样做，但密续就是这样运作的……这就是我想要解释的原因。按照密续的规则，这是你所选择的道路，然后你在这条路上修持净观。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努力将一切视为自己的投射。这个……一切都是清净的，诸如此类。这方面有很多很多教授。

    好，假设你不是金刚乘修行者。假设你是大乘修行者，好吗？假设金刚乘太奇怪了，太像邪教，太封建了。忘掉金刚乘吧，来修大乘。好，那你成了一位大乘修行者。大乘修行的精髓是什么？是悲悯，不是吗？而且你应当无条件地对一切众生生起悲悯！你不能说："哦，我愿意对卢旺达的某些非洲人生起悲悯，但不包括唐纳德·特朗普。"不行！这是你选择的道路。你也不能选择："我愿意对这个人生起悲悯，只要他表现好。"无论他做什么，你都应当生起悲悯。他是好人？悲悯。坏人？悲悯。突然长出尾巴？悲悯。长出角来？悲悯。这是你选择的道路！就是这样。而且，你知道，对不起，你无法改变这一点。人们似乎认为某些喇嘛可以改变这个规则，因为现在是现代了，你懂……不行，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你请求一位喇嘛改变这条规则，你是在把他变成邪教头目。你能看出这个逻辑吗？因为邪教头目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不按书上写的来。他们随心所欲。"好，人们想听什么？""啊，这就是人们想听的。"然后，你知道，他们就编出来了。不能这么做。

    你知道，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不是一个觉悟者，我是一个凡夫。我有欲望，我有嗔恨，我有野心，我有……怎么说来着？我有私心。我是个很……很有野心的人。在这个时代，如果我顺着自己的野心走，我应该说："哦，对对对对对，随便什么大众想听的。"我就编。正念，呼气，吸气……然后一周后，你可能读了某本杂志，看看当下的潮流、当下的时尚，然后稍微改一改冥想方法。我可以赚几百万。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按书上来，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这里面一定存在误导或者误译。至于这位叫做鄔金托噶仁波切的人——我对他很了解，事实上最近我们刚刚谈过："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关于他所说的那些内容。和他交谈真的很有意思。首先，正如我之前所说，了解西方世界的藏传喇嘛少之又少。不仅仅是不了解西方世界，我觉得他们甚至根本不想了解！这就是我在我那份十九页文章里写的。我觉得，真正稍微关注过这件事的人，只有邱阳创巴仁波切。你知道。鄔金托噶仁波切坦承，他说："我没兴趣。"而且他不假装自己了解。他说："我没兴趣。"你知道，在藏人心里有一种很矛盾的东西。一方面，他们没兴趣。另一方面，又有一点自卑情结。他们总是觉得："哦，西方人很聪明，西方人很聪明。"而这正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就是这种回应。我当时在谈分析、谈对上师的分析，以及也许那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等等等等。然后鄔金托噶仁波切说："真的吗？西方人？他们连吃一样食物都要分析：含多少麸质，含多少糖分。他们怎么就没有分析索甲仁波切呢？"

    然后他还说，当他去那些睿智（Rigpa）中心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时，人们都在唱长寿祈请文，每个人看起来都……所以他以为，他实际上说："哇，大家这么虔诚。"正如我之前所说，藏传喇嘛给西方人教法的时候，他们以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藏人一样。这就是根本性的……怎么说，我想，是差异。

    在灌顶之后，恭敬上师、不批评金刚乘上师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你在文章里谈到了金刚地狱……

    啊，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理解，但我会稍微说一点。还记得我之前谈到金刚乘的独特性吗？记得吗？我说了什么关于信心的？我还说了什么？非暴力。是吧？你知道，金刚乘总是有一种独特的理解方式。好，我来说说金刚乘的地狱。准备好了吗？同样，你知道，理想情况下这些东西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讲。但现在能怎么办……你知道，我们就处在这种处境里。而且这个……这个心……这需要你的心稍微扭转一下，我想。所以，做好准备。

    金刚乘的地狱，不要想象成滚烫的铁、岩浆翻滚的大锅、地狱，什么，地狱的守卫拿着锯子和铁链。啊，那些是幼儿园级别的地狱。你知道金刚乘的地狱是什么吗？怎么说好呢？那是一个理性主义、合理性与推理的领域。那就是金刚乘的地狱。

    所以我告诉你，有些修行者……有些真正好的修行者，如果给他们一个选择：好，这里有一个热地狱，你知道，燃烧的，什么……这里是热地狱。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你愿意在这个热地狱里待一千年，还是选择待在这个……叫什么，理性主义的领域里？顺带说一句，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变得不理性。哦，对，这一点，我假设我们早就澄清过了。不理性是不好的。记得吗，我整个上午都在说，你必须保持批判性，诸如此类。但是，有些修行者，如果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是这个炽热燃烧的地狱，要么是逻辑、因果、理性主义的领域，很多好的修行者连想都不会想第二次。他们会选这个，热地狱——因为在他们心里，推理和逻辑是最凶险的牢笼之一。那真是……哇！它会捆绑住你。"合理"这个东西——"这有道理。""哦，这是合乎逻辑的。"那才是最大的束缚。这就是金刚乘的地狱。我没说金刚乘很独特吗？

    而且你们，尤其是西方的知识分子，你们，你们这些人，应该真的很喜欢这个，因为你们不是想要，你知道，像无政府主义一样？你们不是想要超越吗？你们真的想要，你们想要批判批判本身，不是吗？现代，现代的，现代吗？你们想要成为先锋，对吧？先锋？前沿思维，超越常规。那不是你们想要的吗？哦，好吧。那么，就是这个了。这个很好。

    所以所有这些都需要，我认为，加以解释。

    好。如果你是某人的根本上师，你会在性方面、身体上或情感上虐待你的学生吗？

    如果我是一位大成就者，如果我做这其中任何一类——什么？性方面、身体上，什么？等等——如果这能够利益这个众生，是的，我会这么做！毫无疑问。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会做的。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没有悲悯心。

    如果我不是大成就者——而我显然不是大成就者，我这个人，我不是。所以我，就像我告诉你们很多次的那样，是一个无明的众生，一个被烦恼染污的众生。问题是什么来着？我会……如果你是某人的根本上师，你会虐待学生吗？

    不会，因为我有私心。你知道，我想要好的名声。我想被人尊重。我不想失去学生。虽然最近，你知道，我的名声有点往下走。我得在这里稍微小心一点，你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聪明。你知道，要么你是……如果你是大成就者，那你是出于悲悯这么做的。如果你是一个疯子，你会这么做，因为你疯了。但我不觉得我已经疯了。我不这么认为，但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所以，一个有野心的人，一个想要获得人们关注的人，一个想要……我喜欢我的Instagram上有很多大拇指点赞。你明白吗？"哦，这个有多少计数？"你明白吗？而且当人们误解我在Facebook上发的两个字的留言时，我会很受伤。我真的会受伤。所以我就是这种人。所以，不，不，不，不，不，我不会，我不会在性方面虐待，什么，你知道……身体上。

    这就是我对我所谓的学生所说的话。"好，我即将给你们灌顶……"顺带一提，昨天刚发生过。"我即将给你们灌顶。灌顶是件大事。我要告诉你们，我不是大成就者。我没有觉悟。"我虐待的可能性非常……你知道，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不会有意识地这么做，因为我热爱我自己的，你知道，朋友关系、名声、关注度，诸如此类。我告诉你们了。我不认为我会这么做，但我已经告诉我的学生：但是，如果你想领受我的教法，你的态度、你的发心——

    不应该是那种"哦，不不不，他没问题，他很清醒，我觉得他不会做那些事"的心态，然后带着这种错误的发心来领受教法。如果你想从我这里领受灌顶——金刚乘的灌顶，顺便说一句，我其实不建议你们领受金刚乘教法——但假设有人想从我这里领受金刚乘教法、金刚乘灌顶，你来的时候必须做好完全的准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必须……这才是密乘之道！你不能一只脚踩在轮回的安全感上——什么安全感、保险、踏实感——另一只脚却踩在涅槃那边。你不能两边都要。如果你想要得到证悟，你必须准备好放弃这一切。我认为，说到底，这也是我们做老师的一个错误。我觉得……尤其是……你们知道，我刚才忘了跟你们说这个了。一方面，藏族喇嘛们坚守藏族文化，根本不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就这么在给人讲法。另一方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现代老师——西方的现代老师——他们的教法两只脚都牢牢扎根在轮回里。要是能有一只脚稍微向涅槃那个方向探一探，也稍微好一点。但那些正念啊、巴拉巴拉，什么伦理啊，全都稳稳地扎根在轮回里。做正确的事，诸如此类。在这两者之间，我认为佛法会死。这真的太悲哀了。你们不应该让这种事发生。

    如果金刚乘要求弟子完全服从上师，那上师有权利打学生吗？对，这个问题我欣赏，因为这正是对金刚乘教法片面理解、误读的结果。比起上师打学生的权利，我更希望人们去讨论上师的责任。这个才更重要。他……上师的责任——对弟子证悟的责任——这是首要的、最重要的。如果上师的行为哪怕伤害了菩提心的种子、净观、或者对上师的虔敬心哪怕一点点，上师所要承担的责任远比弟子大得多！因为他应该更清楚。明白吗？所以，上师和喇嘛应该怎样表现？上师和喇嘛应该怎样表现？我想我已经大致回答过了。外在上，声闻乘的戒律方面要做好，诸如此类。然后呢？弟子应该怎样表现？这对我来说是个有趣的问题。尤其是老弟子。关于这个，我想……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你们知道，我有很多不丹的学生。他们有时候让我很烦。我希望那些不丹人正在听，这些话会传到他们那里去。有时候，他们……你知道，他们的心意是好的，这一点我应该承认。但他们太崇拜我了。他们拿着我的袜子，拿着我的鞋带，制造出所有这些……所以，我认为，更具体地说……我想昨天Janine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现在忘了是怎么问的了。你愿意再问一次吗？

    如果我是你的弟子，仁波切，我从你那里领受了灌顶，我想修持对你的净观，但这时一个女孩来找我，说："宗萨钦哲仁波切刚刚想吻我，我觉得他可能想强奸我。"我该怎么回应那个女孩？

    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好的例子。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假设我就在附近某个地方，你应该来告诉我这个情况，如果我是个好人，我应该告诉你："对，去告诉她，宗萨钦哲仁波切是个混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才是你应该说的。尤其是如果那个女孩是新人，她修习佛法的愿心刚刚在萌芽。如果她刚刚踏入佛法的世界，你不想把这颗芽烧掉。你应该告诉她。现在，如果我不在附近——假设我在某座山里、在木星上、或者不知道哪里——那么你应该怀着不想伤害这个可怜众生的正确发心，说："宗萨钦哲仁波切是个混蛋。""你不应该靠近他。"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来告诉我："嘿，仁波切，我跟她这么说了。"如果我是个好人，我会说："哦，好极了。干得漂亮。你做得很好。"这就是我会说的话。

    好，也许再来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很抱歉，这对你们来说时间太长了。好的。那么，我们听说您将成为新的瑞帕愿景理事会的顾问，有人说您只会维持现状。您会如何参与，您会提什么建议？

    我想我今天早上已经稍微说了一些了。也就是，更多地学修。我真的、真的要强调这一点。创造学习的环境。创造分析思考的氛围。从那里我们可以继续前进。而且，是的！我们必须思考佛陀的教法。这真的很重要。世界需要佛陀的教法。世界需要听闻缘起。世界需要像不二元性这样的智慧。佛陀的教法拥有这些。你们知道，佛陀的教法经过了两千五百年的检验，不只是被一些辍学生、嬉皮士和奇怪的人，而是被许许多多的人——国王、王后、学者——所检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精密深邃的体系。这需要被保护。现在，我真的……对我来说，我把这个情况看作是某种积极的东西。人们，你们知道，这种怀疑、这种伤害、这种怀疑和猜测向你们袭来，请把握住这个……把握这个机会，试着向前走，试着保护佛陀的教法。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如果你们这样做，我认为这将会……将不利的情况转化为有利的情况。这是金刚乘另一个独特的品质。带着这个，我想我……我很抱歉这花了这么长时间，但我希望这至少稍微搅动了你们的心。请保持开放，保持悲悯，请……要有宏观的视野。是的，因为尤其是那些已经发了菩萨誓愿的人，你们必须想得长远！这里那里有些障碍，我们需要……我们的态度应该是：遇到障碍，直面障碍，继续前行。这才是该有的态度。好，谢谢。回向功德。

    仁波切，非常感谢您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回应了所有的要点，我相信就在此刻，更多的要点和问题正在涌现出来。然而，我们清楚地听到了您对学修的呼唤，以及对批判性、开放性、探究性心态的呼唤。我站在这里，作为一个帮助运营这个中心的人，我会确保我们将这些付诸实践。也许过一段时间会有更多的事情浮现，也许您会准备好再次回来，进一步帮助和支持我们。在那之前，我们祈愿您所有的愿景都能神奇地圆满实现，愿您长寿。谢谢。

  